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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莲池 

5 月 19 日至 5 月 25 日，湖南省作

家协会对第三届“青山碧水新湖南”

征文活动获奖作品进行了公示，共有

28 篇（部）作品获奖。其中，绥宁籍作

家龙章辉的《彼岸》获散文类一等奖，

武冈籍作家曾彩霞的《屋后的鸟园》

获散文类三等奖。

散文《彼岸》以灵动的笔触，描述

了主人公“我”两次觅渡巫水的人生

经历，再现了巫水流域古老的水上生

活，勾勒出一幅斑斓的历史画卷和明

丽的现实图景。

散文《屋后的鸟园》写了“我”与

屋后树林里的鸟相处的点点滴滴。从

鸟怕人到人鸟共处，呈现了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文利）

我市两作家获第三届“青山碧水新湖南”征文奖

5 月 21 日，新邵县举行《山水有

清音——新邵当代散文选》首发式。

此书由新邵县委宣传部企划、新

邵县作家协会担纲编辑，百花文艺出

版社出版。书中汇集了新邵建县 70 余

年来近百位作家的一百多篇作品，共

40 万字。这些作品聚焦新邵自然风光

与人文底蕴，以细腻笔触勾勒山水画

卷，是新邵文学创作成果的集中展

示，更是展现地域魅力的“文旅导览

手册”与“城市形象名片”。

（谢丽英 吴艳红）

新邵举行《山水有清音》新书首发式

气球是很多小朋友喜欢的玩具。

我们小时候常见的是一种橡胶气球，

有各种形状。

每当商贩举着五颜六色、带着卡

通图案的气球走在大街上时，就会有

小孩牵着大人围过去，兴奋地挑选自

己喜爱的气球。

（唐文林、王艳萍，宝庆烙画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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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桑的风拂过茫茫林海，巫水河把

长铺子绕成青罗带；四月雨润湿了苗家村

寨，乌米饭香飘千年缠住心怀……”5 月

24 日，在 2026 年邵阳绥宁苗族四月八姑

娘节开幕式上，山水组合演唱的这首《“四

八”姑娘回娘家》将演出推向高潮，优美动

听的歌声回荡在巫水河两岸……

这首由“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杨文

国作词、刘姝麟作曲、山水组合演唱的作

品，是一首为绥宁量身定制的歌曲。它将

本土风物、非遗文脉、乡土情感与现代传

播规律深度融合——歌以绘乡韵、曲以传

苗魂，为绥宁这座“神奇绿洲”锻造了一张

能听得见、记得住、传得开的“有声名片”。

进入新时代，如何创作出无愧于这个

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词作者杨文国用行

动证明，只有通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

能创作出具有鲜明民族特点、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优秀音乐作品。

地理标志谱成听觉记忆

能够打动人心的音乐作品，往往具有

独特的故事背景。

《“四八”姑娘回娘家》的歌词，锚定绥

宁专属地标，以诗意笔墨完成实景艺术转

化，让文字成为绥宁山水的有声回响。

“黄桑的风拂过茫茫林海”，开篇即指

向黄桑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林海是绥

宁生态的核心名片，被誉为湘西南天然氧

吧。“巫水河把长铺子绕成青罗带”，一句

写尽母亲河蜿蜒环绕县城的灵秀。“花园

阁波光染就青山如黛”，点名花园阁国家

湿地公园。“牛坡山上的云朵白如飘带”

“巍巍铁杉”，则是只有绥宁当地人才熟知

的景致——前者勾勒山地田园的悠然，后

者以千年古树暗喻文脉生生不息。

这些地名不是生硬堆砌，而是被诗意化

处理后自然嵌入旋律，构建出独属于绥宁的

山水意境。听众即便从未到过绥宁，也能在

脑海中拼贴出林海苍茫、碧水绕城、村寨含

烟的全景图卷。对于当地人而言，这些熟悉

的名字被唱进歌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认同

的召唤。在短视频时代，这种“实名制写作”

还有一层实用价值：每一处被唱到的地标，

都可能成为游客打卡的“应景之地”。

当每一个独特的地域故事被旋律点亮，

文旅就不再是浮光掠影的观光，而是一场深

入肌理的文化寻根与情感共鸣之旅。

歌词叙事承载文化根脉

如果说风物是绥宁的“面”，那么苗族四

月八姑娘节就是绥宁的“魂”。这首歌曲最核

心的文化价值，在于它精准抓住了这一国家

级非遗的内核——出嫁姑娘回娘家。

“姑娘回娘家”五个字，既是节日的核心

仪式，也是整首歌的情感主轴。副歌反复咏唱

的“哈伊呀伊耶哎”，是典型的湘西南苗歌衬

词，自带山野气息与民族辨识度，朗朗上口，

过耳难忘。这一衬词的融入，使歌曲跳出了普

通流行歌曲的套路，拥有独一无二的地域音

乐标识，堪称可反复使用的“声音LOGO”。

更值得关注的是，歌词没有停留在节

庆概念的浅层宣导，而是将非遗元素拆解

为可感知的生活细节。“乌米饭香飘千年

缠住心怀”，指向四月八标志性食俗，以味

觉记忆联结千年传承；“阿嬷的窗花剪出

岁月可爱”，呈现苗族手工技艺，尽显乡土

生活温情；“吊脚楼炊烟牵着晚霞徘徊”，

勾勒苗侗传统建筑风貌，烟火气与诗意并

存；“篝火里盛开”“踏歌的脚步舞动山

海”，还原节庆现场的热烈氛围。

此外，歌词深度挖掘本土人文符号，串

联起历史记忆与家国情怀。“谁用忠烈故事

细说家国情怀，长忆高风亮节”，贴合绥宁

自古崇文尚义的人文底色；“谁在回望上堡

古国的风云不改”，精准点出上堡古国这一

核心历史 IP，凸显绥宁古苗文化发源地的

独特地位。这些意象层层递进，从千年古国

到忠烈风骨，从非遗节庆到日常烟火，完整

勾勒出绥宁多元立体的人文脉络，让歌曲

成为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文化档案。

当游客在旅途中聆听属于这片土地

的歌曲，旅行便不再是简单的空间移动，

而成为一场与旋律所承载的山河故事、人

文情感深度共鸣的体验。

音乐与文旅的双向奔赴

旋律能跨越语言和地域，直接触动人

心。一首好歌能让游客对目的地产生超越

风景的情感依恋。音乐，正成为激活县域

文旅潜能的“金钥匙”。

《“四八”姑娘回娘家》将黄桑生态、上

堡古国、四月八非遗、巫水风光等核心内

容打包进一首歌里，打造了“生态绥宁、古

韵绥宁、非遗绥宁、温情绥宁”的立体形

象，为后续的文旅产品开发、线路设计、文

创衍生等提供了清晰的锚点。

歌曲深度联动绥宁现有的文旅产品

——黄桑生态游、上堡古国研学游、花园

阁水乡游等，形成“听歌识绥宁、赏景悟文

脉、过节品民俗”的沉浸式体验链条。未来

还可衍生主题 MV、实景歌舞演艺、歌词

文创产品等，丰富文旅业态，带动餐饮、民

宿、手作特产等相关产业发展，为乡村振

兴注入文化动能。

更重要的是，这首歌对绥宁文旅形象的

塑造具有多重现实意义：它强化了地域辨识

度，打破了同质化宣传困境；它以年轻化、大

众化的方式，传承了四月八姑娘节、苗家吊

脚楼、乌饭习俗、窗花技艺等非遗；它以歌声

为媒介，向外讲述绥宁的山水故事、民俗故

事、家国故事，拓宽了对外传播边界。

在文旅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县域形

象传播需要的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大风光

片”，而是《“四八”姑娘回娘家》这样有辨

识度、有共情力、有传播性的内容产品。每

当“姑娘回娘家”的歌声在短视频里传播，

在游客行囊中回响，绥宁这座“神奇绿洲”

的故事，就有了更远的回音。

词作者杨文国说：“文艺工作者应坚

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积极创作符

合时代精神、反映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

我希望尽自己所能，多创作出能够提振民

众文化自信、激发民族自豪的音乐作品。”

附录：《“四八”姑娘回娘家》

黄桑的风拂过茫茫林海/巫水河把长
铺子绕成青罗带/谁用忠烈故事细说家国情
怀/长忆高风亮节/坐看山中花落花开

吊脚楼炊烟牵着晚霞徘徊/花园阁波
光染就青山如黛/阿妹的心事融进篝火里盛
开/最长情的告白/是灯火里的等待

哈伊呀伊耶哎 姑娘回娘家/坐看山
中花落花开/哈伊呀伊耶哎 姑娘回娘
家/见过多少云去云来

四月雨润湿了苗家村寨/乌米饭香飘
千年缠住心怀/谁在回望上堡古国的风云
不改/问那巍巍铁杉/见过多少云去云来

牛坡山上的云朵白如飘带/阿嬷的窗
花剪出岁月可爱/阿哥阿妹踏歌的脚步舞
动山海/最深的眷恋/是回娘家忘了离开

哈伊呀伊耶哎 姑娘回娘家/坐看山
中花落花开/哈伊呀伊耶哎 姑娘回娘
家/见过多少云去云来

哈伊呀伊耶哎 姑娘回娘家/坐看山
中花落花开/哈伊呀伊耶哎 姑娘回娘
家/见过多少云去云来

可否记得四月八/姑娘姑娘回娘家

􀳅思想者营地

音乐与文旅的激情交响
——歌曲《“四八”姑娘回娘家》赏析

尹建国 莫 杰

爷爷是我的数学启蒙老师。

爷爷是个农民，一辈子围

着几块田和一头黄牛转。

我快 3 岁时，弟弟出生，母

亲让我跟爷爷睡。我抱着自己

的小枕头，趿拉着鞋跑到爷爷

床上。爷爷用那双粗糙的大手

轻 轻 地 抚 摸 着 我 的 头 ，笑 着

说：“好哇，以后我的乖孙子就

给爷爷暖被窝啦。”

晚上，我和爷爷睡一头。

乡下的夜黑得像墨，窗外虫鸣

声声。我躺在被窝里，兴奋得

怎么也睡不着。爷爷便侧过身

来，说：“平伢子，猜个谜好不

好？”我立刻安静下来，屏息聆

听。爷爷握着我的小手，缓缓

念道：“一片两片三四片，五六

七 八 九 十 片 ，千 片 万 片 无 数

片，飞入梅花都不见。”我脱口

而出：“是雪花！”爷爷点点头，

将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弯下

去：“一、二、三、四……”我也

跟着数。数着数着，我的声音

越来越小，不知不觉就进入了

梦乡。

上小学后，每晚睡前，爷

爷都会考我算术，都是些简单

的加减法。有一天晚上，他突

然出题：“1 加 2 加 3，一直加到

100，等于多少？”我算了前面

几步，就忘了后面要加几，只

觉 得 头 晕 ，便 嚷 着 爷 爷 欺 负

人，存心不想让我睡觉，就算

算到天亮也算不完。我把被子

一蒙，赌气不吭声。爷爷捋着

胡子笑呵呵地说：“数学题，一

道道，等号就像一座桥。做对

了，走过桥，做错了，过不了。

想一想，算一算……”

我的数学一直不好，考试

总 不 及 格 。爷 爷 却 从 不 责 骂

我 。他 年 轻 时 当 过 煤 窑 的 会

计，打算盘、记账目，心里亮堂

得 很 。他 见 我 垂 头 丧 气 的 样

子，反而说：“数学是给笨人学

的——这话可是数学家吴文

俊说的。他念初中时数学还考

过零分，后来凭‘笨功夫’在数

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只要肯努力，坚持不懈，你

会 进 步 的 …… ”我 抬 起 头 看

他 。他 的 眼 睛 在 灯 光 下 亮 亮

的，像两颗星。

学了分数后，我自以为掌

握 了 新 本 领 ，跑 去 跟 爷 爷 炫

耀。爷爷笑了笑，不紧不慢地

出了一道题：“有一位老人临

死前立下遗嘱，把 17 匹马分给

三 个 儿 子 ，大 儿 子 分 二 分 之

一，二儿子分三分之一，小儿

子分九分之一，怎么分？”我算

来算去，怎么也算不出整数。

爷爷看我抓耳挠腮，这才提醒

道：“别把数学当负担，把一道

题当成一块田，解题就像犁田

——找到‘牛鼻子’，也就是抓

住题目里最关键的数量关系，

题就迎刃而解了……”当得知

“借一匹马”的解法时，我忍不

住惊呼——原来数学这么有

趣！爷爷哈哈大笑，脸上的皱

纹都舒展开了。

从那时起，我对数学越来

越 感 兴 趣 ，会 自 觉 探 究 学 习

了。以前看到数学题就头疼，

现在看到难题就像见到了老

朋友，总想和它过过招。读初

中时，我的数学成绩渐渐赶了

上来。我多次参加学校和镇里

举行的数学竞赛，常获得好名

次。后来我考上了师范，接着

成 了 一 名 数 学 教 师 。二 十 年

来，我常用爷爷的方法启发我

的学生和孩子。

（管叶平，任职于武冈市
实验小学)

我的数学启蒙老师
管叶平

雨说来就来。

我们从山西运城叫了辆顺风车，赶往

河南省三门峡市石壕村。司机是位中学教

师，周末跑滴滴赚点零花钱。一百公里，九

十九块钱，这账怎么算都不对。一个教师，

周末出来跑滴滴，大概不是为了这点钱，或

者只是给自己找个理由，在雨里开开车。

到了村子，雨还在下，不大，细细斜斜

的，像从唐代一直下到现在，就没停过。

村口立着座牌楼，混凝土的，柱子

刷了赭红漆。穿过牌楼便是村广场，花

圃里月季开得正好，红的白的，被雨洗

得发亮。村部的房子是近年翻新的，白

墙灰瓦。走进去，迎面一面墙，黄底红边

白字，整整齐齐写着《石壕吏》。正楷电

脑字，我觉得似乎缺了点什么。

我的目光落在字上，耳朵里却听见

了千余年前的动静。那是一个春夜，或许

也在下雨。杜甫从洛阳往华州去，夜里借

宿在这里。他该是走累了，衣服沾着黄

泥，鞋底磨得发薄。可吏卒来了——“夜

捉人”。杜甫写它时，大概没想过“流传”。

他只是看见了，听见了，心里堵得慌，便

写下来。写得那样克制，那样准确，几乎

没有一句感慨，全是对白和动作。“老翁

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就这十个字，

一个晚上的惊惶便凝固了。

村子安安静静。道路两旁的老房

子，也是白墙灰瓦，门楣上贴着褪色的

春联。屋檐下有人支桌喝茶，看见我们，

笑了笑。几位老人笑着指点：“诗都在那

儿呢。”语气平淡，不是炫耀，只是告诉

你这里有这么个东西。

我忽然有些恍惚。来之前，我想象

过这里的模样：该有纪念品商店，仿古

客栈，讲解员穿着唐装朗诵，还有停车

场、游客中心、门票窗口……可什么都

没有。没有收票的人，没有叫卖的人，没

有任何包装。杜甫的诗就刻在墙上，像

贴在自家客厅里。

我竟有些惆怅——这么好的文化底

蕴，为什么不开发？可这念头刚冒出来，又

觉得不对。我这是怎么了？走到哪里都想

着开发、变现，什么东西都要拿来换钱，连

一首诗、一个村庄都不放过。可转念一想，

这惆怅也并非全无道理：它本该让更多人

知道，让更多人触摸那段历史，感受诗人

的悲悯——难道不也是好事么？

雨还在下，细细密密的。站在村口

回望，烟雨中，老房子的轮廓模糊了，与

山色浑然一体。这村子千余年来不知有

多少时间是这个样子，安宁、平静，与世

无争。杜甫经历的那个夜晚，是它最不

平静的一夜。而现在，它安宁下来了。我

们却偏要它热闹起来——它到底该做

自己，还是该做标本让别人看？

车子发动了。从后窗望去，石壕村

渐渐隐入雨幕，像一艘古船，安静地、心

甘情愿地搁浅在港湾。我收回目光，想

起杜甫离开后写的那些诗，想起他始终

怀揣的悲悯。

可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不是为了

感受战乱，而是为了感受一首诗。这首

诗让一个村子被记住了一千多年，也让

一千多年来无数人知道了战争的残酷。

而这村子，它什么都不用做，只要安安

静静待在这里，这首诗就活着。

我应该高兴还是遗憾？

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摆动。我想，

那些坐在门口的老人，大概就是答案了。

他们不需要游客，不需要喧嚣，只需要一

个安安静静的石壕村，一个可以喝茶、看

雨、聊聊家常的石壕村。这不正是杜甫写

《石壕吏》时心里期盼的样子么？他写老妇

的血泪，写战争的残酷，心底深处，不就是

盼着有一天，天下再没有“夜捉人”，每一

个村庄都能安安静静过日子么？

我现在就站在他期盼的这一天里。

这安宁，就是最好的告慰。

只是——我到底还是有一点点遗

憾的。这遗憾不是为石壕村，是为我自

己，为那些不知道石壕村的人。我们跑

那么远去看人造的古镇、仿古的街区，

却不知道这里有一个真正的、活在诗里

的村庄。它那么安静地等着，等着千余

年后的人们来读一首诗，想想那些苦

难，再低头看看现在的日子。

车子驶上了国道，雨渐渐小了，天边

透出一线灰白的光。我想，等回到城里，我

会对朋友说：去石壕村看看吧，趁它还没

变成景点，趁它还只是它自己。但这话说

出去，又觉得矛盾——我到底是希望它被

发现，还是希望它永远安静下去？说不清。

（邹宗德，邵阳市楹联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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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组合正在演唱《“四八”姑娘回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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